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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	 要] 澳門文學的作家及作品，自1980年代“澳門文學的形象”口號誕生後，已呈一片片的

波浪，而有關澳門現代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也隨着這股海浪展演開來。近三十年的澳門華文小說研

究，有被收錄在專書上的、有被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、也有學術著作的出版，它們主要以宏觀及

微觀的論述為討論方向。前者是文學或小說發展的概述，按照時間的順序陳列出來，勾勒出澳門

小說的輪廓；後者是針對小說的題材、表現手法及反思等作為批評的視角。然而，研究作品的篇

幅看似不少，唯具有理論性的文本討論仍是欠缺，反映出澳門小說研究的局限性。

[關鍵詞] 澳門　文學　小說　華文文學　澳門文學

一、前言

澳門文學的作家及作品，自1980年代“澳門文學的形象”口號誕生後，已呈一片片的波浪，

湧進小城的海岸上。另一方面，文學評論也嶄露頭角。其中有關澳門現代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也隨

着這股海浪展演開來。

有關澳門現代小說的評論，有些是被收錄在專書及發表在文學雜誌上，如胡培周的〈澳門

的小說〉、鄒家禮的〈澳門小説的未來──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、廖子馨的〈試評周桐的《錯

愛》〉、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──評柳惠《白狼》〉、鍾偉民的〈被詛咒的愛情和詩──

關於長篇小說《抒情調的終止》〉、林玉鳳的〈寂然小說敘事角度淺論〉、陶里的〈澳門小說發

展概略──澳門短篇小說選代序〉、朱雙一的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以及何香萍的

〈對現代校園生活的抒情與開拓──評林中英的《青春快板》〉等等。同時，更有以澳門現代小

說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，如湯梅笑的《澳門敘事》、何香萍的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──從

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等。

陶里認為，澳門的小說是“隨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的蓬勃發展而發展起來”的， 1  然而它首

先是建立在1950年代由愛國人士主持的《新園地》之上，該刊同時也刊登短篇小說，這是澳門的

短篇小說“開始進入它的新時期”。 2

澳門華文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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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	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9頁。

2  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9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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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60、70年代，澳門作家除了在澳門發表之外，還把作品寄到香港發表。如凌鈍在90年

代出版的《澳門離岸文學拾遺》裏，則收錄了不少澳門作家發表在香港的小說。其中，如江映瀾

以低層生活為創作基調的作品，陶里認為成就是最高的，其文字充滿了對於人性的關懷。 1

1980年代以降，澳門小說的發展持續蓬勃。如陶里雖以現代詩著稱，但也有小說的作品呈

現，如〈安萬達夫婦的遭遇〉、〈石卵之戀〉等，一些以寫散文為主的女作家如林中英、廖子馨

等也有〈重生〉、《奧戈的幻覺世界》等小說創作。寂然與梁淑淇是後起之秀的代表，他們以小

說的創作為主，如寂然有《月黑風高》、《撫摸》、《救命》；梁淑淇有《小心愛》、《我和我

的……》、《陽光最是明媚》等的小說問世。

在進入21世紀，張堂錡指出，澳門現代文學也出現了“新移民書寫”，以及“博彩或歷史題

材”等的創作。特別在小說的題材方面，隨着政治及經濟的轉型，內容上更將居民的生活情節放

置在文字之中，如鄧曉炯〈轉運〉、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、周家樂的〈賭徒〉及太皮的《綠氈上

的囚徒》、《懦弱》等。 2

二、宏觀的文學史論述視角

目前，澳門現代小說的研究，主要分成以宏觀的文學史論述，以及微觀的作品討論兩大類

型。前者是指研究者一般按照時間的順序，將澳門小說作家及作品的類型，以概述的形式呈現。

這些篇章比較偏向史料的整理，對於澳門文學的研究，提供了完整的發展脈絡。

如胡培周的〈澳門的小說〉。作者以小說的形式作為討論的主軸，分別以“短篇小說”及

“連載小說”兩部分來談。首先，他談及短篇小說是以《新園地》、《澳門學生》這兩份刊物為

主要的發表園地。到了50年代末，《澳門學生》刊登了長達三千字的短篇小說，讓澳門報刊走向

多元化。到了60年代初期，文藝刊物《紅豆》也有刊登短篇小說的作品，《澳門日報》的副刊

《新園地》也曾登載短篇小說。

至於連載小說，他指出早在抗戰期間，澳門的報刊已有連載小說。如《澳門日報》的《小

說》版，可謂提供了重要的發表平台。其中，作家魯茂在該報刊登連載小說《白狼》，另有周桐

的《八妹手記》及《逃妻》等。 3

內容方面，緣源在〈澳門文學現狀窺探〉裏提到，澳門的小說創作主要有“長篇連載小說”

及“微型小說”。小說的題材多數以“澳門社會現實”為主，一是“表現都市人，特別是較低層

人物的生活處境和心理狀態，二是表現大陸新移民或偷渡客的生活情景，因而具有濃郁的生活氣

息和獨特的地方色彩”。在創作方面，則注意“在流動和交錯的生活中表現人物的心境”，揭示

“人物內在心理的困惑，透視不同處境中的人生”。 4

在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──澳門短篇小說選代序〉中，陶里提出早年因澳門文學的傳播渠道

不多，於是部分澳門作家投稿至香港的文學雜誌上。 5  凌鈍在《澳門離岸文學：代序》指出，如

1 	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0頁。

2 	張堂錡：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，宋如珊、魏美玲編︰《2010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

文選集》，台北：中國現代文學學會，2010年，第416頁。

3 	胡培周：〈澳門的小說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68頁。

4 	緣源：〈澳門文學現狀窺探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01頁。

5 	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3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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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桐曾於1960年代，因感到“澳門太小，如寫到澳門的報章，不獲刊登，讓熟人知道了，面子過

不去。因此，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投到香港《新晚報》去的。”另有李艷芳也在同一時期投稿到香

港的《文藝世紀》，其他的有汪浩瀚、江思揚、韓牧的作品也是如此，陶里在定居澳門之前，大

量作品也是在香港發表的。 1

鄭煒明在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〉裏也提到張錚的小說《萬木春》。該

書由香港朝陽出版社付梓，是一部以“澳門炮竹工人的悲苦生活為主題”的小說。評論者指出，

這部長篇小說一直被澳門文學界所忽視，就算在小城可以購買，但知道的人依然不多，更勿論有

討論的蹤跡了。至於該小說的重要性，一是“它保存了許多可參考的五、六十年代澳門社會的史

料，如澳門的炮竹業等等的一手資料”，二是“它是我們能掌握的第一部已結集出版，更是以澳

門為主題的中文白話文小說”。因此“這書在澳門文學史上，應佔一席位”的。 2

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得知，澳門文學的發展與文學傳播的場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連。早在

1980年代以前，報紙的專欄是文學的傳播重鎮。此外，澳門作家的作品，除了在香港的文學雜

誌發表之外，更有在香港出版著作的蹤跡，如張錚的《萬木春》及陶里小說集《百慕她的誘惑》

等，可謂窺知港澳之間文學傳播的脈絡。

除了香港之外，自1980年代開始，澳門東亞大學（澳門大學的前身）也是文學的重要發祥

地。鄭煒明在上述的論文裏提及，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，“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了澳門歷史

上第一套文學作品集，《澳門文學創作叢書》，共有五冊，由當時東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雲惟利

博士（筆名雲力）主編，包括了韓牧的詩集《伶仃洋》、雲力的詩集《大漠集》、葦鳴等的詩合

集《雙子葉》、散文合集《三弦》和短篇小說合集《心霧》等”。 3  雲惟利也在〈十年來之澳門

文學〉裏指出，澳門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便是《心霧》，而作者為東亞大學的師生，一共五人全

都是來自香港。其中，“《生之夢》和《心霧》是以澳門為故事背景”所寫下的故事。但雲氏強

調，這些小說“並沒有那一篇志在反映社會現實”的，他們都是以“小說為藝術”出發， 4  可見

這是一種對於純文學的追求、創作手法的實驗。

在討論小說的發展歷史之外，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是研究的主題，也能得知澳門小說是如何進

行形式上的實驗。如陶里談及小說集《百慕她的誘惑》時，他指出其表現手法，是“超現實主義

和魔幻寫實主義結合的短篇小說”，它的題材“來自現實，但其中情節並非現實所能有，甚至不

可思議。作者在作品之中設置許多懸疑（不是偵探小說的那一種）留下許多空白，讓讀者去思考

或尋找答案，但答案又因人而異，不可能一致”。 5  可見當時的澳門小說，除了繼承傳統的現實

主義表現之外，也有嘗試現代主義的手法，打破了過去小說的固有表現方式。

三、微觀的作品討論視角

澳門現代小說的研究，除了以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作概述外，還有研究或評論者，是以作品為

1 	凌鈍︰《澳門離岸文學：代序》，凌鈍編︰《澳門離岸文學拾遺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5年，第2頁。

2 	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42頁。

3  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28頁。

4 	雲惟利：〈十年來之澳門文學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124頁。

5 	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4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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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的對象。這個部分可分成兩大類型討論，一是從小說的題材為討論的重心，從而帶出澳門小

說的內容特色，二是從小說的表現手法為研究的主題。這些針對小說形式的討論，幫助我們更深

入瞭解文本的自身，以及它與作者及社會之間的關連性。

（一）以反映人情，社會狀況為主的小說題材

廖子馨雖以散文著稱，然而對於澳門小說的研究，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如在〈試評周桐

的《錯愛》〉中，她以“創作藝術”為討論的脈絡，分別以“作品的取材角度”、“情節緊湊富

懸念”及“生活中的人物李懷民”為研究焦點。《錯愛》對於評論者來說，“是一部十分通俗的

奇情小說”，特別從小說人物的描寫得知，周桐是試圖“探討一些人的雙重性格問題，譬如關於

愛，尤其好人表現的愛的無私和自私”。然而，評論者的使命，除了為讀者將內容的精粹加以論

述外，對於作品更要有一定的批評及反思。她以“藝術缺陷”為該小說的評論作出總結，分別

以“到處泛濫的愛”及“創作土壤箝制作品生命力”作為批評的視角。對於前者，她提出結局是

“皆大歡喜型”。然而在“整部作品洋溢的愛”的情況下，廖子馨則略嫌“故事情節的安排過於

戲劇化”，導致作品“缺乏眞實的力量，因而降低作品的感人程度”。至於該小說，何以“創作

土壤箝制作品生命力”呢？廖子馨認為，“作為消遣的通俗小說，《錯愛》具有不俗的特色”，

然而“因為過份講求故事性卻影響了作品的深度”，以及“忽略對人物內心世界作有份量的刻

劃，多流於表面化描述”。 1

從這裏得知，評論者是以故事情節及人物性格為研究的視角，這無疑是小說研究的進步。

除了針對作品的故事論述外，她在另一篇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──評柳惠《白狼》〉

中，也談到作家與作品存在着相互影響的關係。其中，柳惠即是魯茂，《白狼》是他的代表作。

《白狼》是魯茂1980年代的作品。陶里指出，其內容是描寫“澳葡高官私生子黃白朗成為

黑社會份子，為非作歹，雖犯案而得到庇護，並與北地南來的婊子鬼混的故事”，而作品揭發了

“澳門地區官匪勾結的醜陋行徑，但作品後半部離開原來意圖，讓白朗在獄中被黑幫陷害而覺

悟，改邪歸正”。因此，這是一部“觸及澳門葡人生活的小說”，而魯茂是拓荒者中的佼佼者。 2

在廖子馨的眼中，這是一部“勸人從善”的作品，也可以說，作家是以“勸人從善”為創作

的宗旨。她提到，“這與作者的個性、人生觀、創作觀有一定的關係”，因他除了是作家之外，

也是敎育工作者。因此，他是“懷着極重的社會責任感進行創作”。最後，廖子馨帶出創作環境

自由的重要性，因為在社會的長期思想束縛下，作者對於作品難以有所突破，也是澳門小說創作

“所面臨的最主要困境”。 3

周桐在〈我的小說創作歷程〉也提到，“澳門因地方小的關係會使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束縛

很多，連編輯亦有顧慮”。她說﹕“曾經想寫一個以醫院為背景的故事，主角是一名離婚的女醫

生，故事的人物有本澳名流，情節中且有兒童受虐待”。儘管她也明白，“所有的人物與情節全

是虛構的，但澳門只得兩間醫院，這個故事寫出來，甲醫院可能認為你寫它，乙醫院亦認為你影

射它；假若再有名流對號入座，麻煩就會更多。因此這個故事一直未有向編輯提出過，因為我相

信在創作的時候一定會遇到很多煩惱”。 4

1 	廖子馨：〈試評周桐的《錯愛》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00頁。

2 	陶里：〈澳門小說發展概略〉，陶里編︰《澳門短篇小說選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14頁。

3 	廖子馨：〈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──評柳惠《白狼》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︰澳

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208頁。

4  周桐：〈我的小說創作歷程〉，《澳門文學論集》，澳門︰澳門文化學會，1988年，第6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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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以女性為題材的小說，也紛紛出現在澳門文學的領域中。除了周桐的《錯愛》

外，也有林中英的短篇小說集《雲和月》，這是一部由十二個短篇小說而成的作品，大部分內

容都是“以一個女性的角度，將工商業化的城市生活中凡人小事──特別是男女戀愛、婚姻、家

庭、人與人之間的複雜而無奈的關係寫成故事”，如〈愛的夢魘〉、〈小夫妻〉、〈結婚三周年

紀念〉、〈擠提後〉、〈失業〉、〈老王退休〉等。 1

廖子馨在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一書中認為，林中英“喜以清麗的筆調”描述屬於女人

的故事，說她們的“苦惱和歡樂”、她們在“事業與家庭間的抉擇和掙扎”、揭示作為女人所要

“承受的壓力和付出的代價”。 2

當現在小說走進21世紀，張堂錡在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裏提及，隨着賭

權的開放和成為小城的經濟重心，也對文學有所影響，以博彩業為題材的小說逐漸登上了澳門文

學的舞台。如鄧曉炯〈轉運〉，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、周家樂的〈賭徒〉等。作者針對小說的內

容，指出“也許是司空見慣，澳門作家對博彩題材的關心不足；過於強調結局、忽略過程細節鋪

陳的寫作窠臼，使這類題材作品整體力道也稍嫌薄弱”。 3  不過，即使澳門小說，以博彩為題材

的並不多，但也正是澳門文學的重要特色之一。如在小說家寂然的眼中，他認為博彩業的題材，

更是小說家用心經營的表現手法，“寫出各種記錄社會變遷與人心變化的作品”，“皆從不同角

度描寫澳門人，特別是年輕人面對社會巨大轉變時的遭遇和反應”。因此，這些小說也反映了澳

門真實的社會背後，以及居民的生活場景。 4

至於1990年代發跡的梁淑淇，於千禧年後出版的小說，依然是以討論人情之間的內容為主。

如她在2011年出版的小說《我和我的……》，是以描寫宋知悅、楊奕熙及程佑之間的愛情為故事

的主軸。當然，尋找“自我”才是該小說的命題，而那個“自我”的追尋，是以女性的視角去觀

看的，像女主角宋知悅一直在小說中尋找自我，從身世、感情到生活的意義。在故事的尾聲，她

毅然結束祖父遺留下來的咖啡館，決心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。最後，她重新尋找新的情感寄託，

用新的心態延續了她未知的身世，延續她一直追尋以及追問的那個“我”。 5

（二）以小說的表現手法為討論對象

除了討論小說的題材外，表現手法也是研究者的主題。林玉鳳在〈寂然小說敘事角度淺論〉

一文中，以“叙事角度的實驗”為研究的主軸，並認為寂然以“改變小説叙述者為被叙述者”及

“改變叙述角度干擾情節發展”兩大手法，將小說呈現在讀者的眼前。

前者方面，寂然分別在和林中英的小說合集《一對一》及《月黑風高》中，試圖“轉移、改

變和扭曲原有的叙述角度，使小說的叙述者變成被叙述者”。後者方面，她認為寂然是“擅於透

過改變叙述角度來打破傳統小說的情節發展路線的”。以《月黑風高》為例，作者“在叙述舒飛

等人的故事的同時，也在叙述着一個小說作者在創作小說的故事”，因此，林玉鳳指出，它“是

1  鄭煒明：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〉，《行政》（澳門）1995年總第29期，第642－643頁。

2  廖子馨：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，澳門︰澳門日報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8頁。

3 	張堂錡：〈新世紀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向〉，宋如珊、魏美玲編︰《2010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

文選集》，台北：中國現代文學學會，2010年，第416頁。

4  寂然︰〈俯瞰賭城的悲情──讀李宇樑《上帝之眼》〉，《文訊》（台灣）2016年總第367期。

5  余少君︰〈一切歸於“我”的姓名──讀澳門作家梁淑淇《我和我的……》〉，《文訊》（台灣）2016年總第

367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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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有多重結構，多個主題的小說。” 1

朱雙一在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中提到在實驗小說裏，以梯亞及寂然最值得

令人注意。他指出，梯亞的〈第八天的早晨〉、〈鋼門〉等，與陶里的《百慕她的誘惑》一樣均

是採用了魔幻寫實的手法。至於寂然，他的《月黑風高》、《撫摸》等書“既有質疑媒體真實性

的後設旨趣，又有通過包括‘同性戀’在內的各類題材對人性的深刻發掘，更有對社會治安、黑

幫勢力等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揭示，顯示作者的勇氣”。 2  這股勇氣是出於作者對於生活場景的思

考，以及對於創作的一份執着吧。

那麼小說家的自身，有沒有反思澳門小說的發展問題？鄒家禮（即寂然本人）在〈澳門小

説的未來──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中，試圖以小說家的身份，透過文學社會學的視角，討論澳

門小說的未來發展。全文分別以“讀者的問題”、“作者的問題”、“文學市場由小說開始”及

“小說教育”等開展，讓研究者思考小說的傳播與影響的阻力。

以創作者的身份探討文本的自身及影響，想必會有另一番的說服力，因為他們對於文學發展

的走向會有深刻或深沉的體會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寂然特別提到“作者的問題”，這應是研究者難

以窺知之秘︰“作為澳門的其中一個小說作者，我自以為明白此間寫作人的心態，他們一方面自

滿於目前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卻不想接受對外投稿可能面對的挫折。我甚至見過有幾篇小小說刊登

在《澳門日報》便自以為是大作家的井底之蛙。更可悲的是，井底之蛙正有年輕化的趨向。”除

此之外，他還提到小說的敎育。一是“讀小說的敎育”，其次是“寫小說的敎育”。首先，他開

宗明義批評，澳門小說之所以缺乏讀者，其實是因為“澳門的敎育機構向來對小說閱讀的培養不

夠重視”，從而使澳門的讀者“眼光之偏狹”。同時，澳門的作者和讀者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

低”、亦“非常安於現狀”，於是，他強調“閱讀小說的敎育”的重要性。再者，對於目前的小

說家發展，寂然也給予我們當頭棒喝︰“在本澳普遍利字當頭的敎育之下，愛文學，愛寫小說，

根本就被視為死路一條。加上在本澳寫小說難以獲得理想的報酬和重視，是以許多本來頗有潛質

的新作者，始終不能堅持下去，多數是輟筆不寫，或者極之偶然才寫一兩篇。” 3

寂然還指出，倘若小說家所談及的困境在未來的文學發展依然停滯不前的話，那麼小說無

論是使用怎麼題材或採用何種手法，即使再有大量的研究著作，澳門小說的發展空間還是相當狹

隘的。文學對於在地的影響依舊薄弱，或從他者的區域觀看，小城仍是一塊沒有文化的“文化沙

漠”。因是之故，我們又應如何定位澳門的小說？又應如何打破這些重重的困境呢？

除了單篇的小說研究著作外，更有針對澳門小說的學術專著，如湯梅笑的《澳門敘事》，以

及何香萍的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──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等。

前者出自湯梅笑的碩士論文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──澳門小說的文化品格與敘事範

式》，在該論文的最後部分，作者以澳門小說創作的困境為題收結。她坦言，澳門小說的藝術

水平均參差不齊，作者純粹“憑熱情參與創作”，欠缺文學的訓練。有些的作品則在報章進行連

1  林玉鳳：〈寂然小說敍事角度淺論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年，第

219頁。

2 	朱雙一：〈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〉，《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》，澳門︰澳門日報出版社，2002年，

246－247頁。

3 	鄒家禮：〈澳門小説的未來──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

金會，1998年，第186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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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，“沒有時間細緻經營”，在技巧上依然“守舊”，從而令作品“欠缺變化”。內容方面，則

以平常瑣碎的“社會人生表象”為主，導致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生活“廣度不足”，“歷史感不

夠厚重”，人與社會的衝突“揭示不深”，令澳門小說停留在“溫柔敦厚”的特性。 1  筆者認為，

湯梅笑與寂然的感觸是相同的，同樣指出小說發展的障礙因素。

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──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也是何香萍的學位著作。

作者以小城的“青春題材”的作品為對象，企圖探討小說如何反映澳門回歸前後的社會面貌，以

及如何“表現年輕人在挫敗與煩惱中探索美好人生”。 2  何香萍認為，如同她討論林中英的《春

春快板》一樣，這些“青春題材”小說所反映的學校精英教育以及單親家庭等問題，都是令人值

得反思的題材，這也是該論文的研究價值之一。

結語

總括而言，近三十年的澳門華文小說的研究，主要以宏觀及微觀的論述為討論的方向。前者

是以文學或小說發展作為概述，將當時出現的小說作者，乃至小說的出版著作，按照時間的順序

陳列出來，然而勾勒出澳門小說的輪廓，後者則是針對小說的文本為討論對象。

從上文的爬梳整理，不難發現文學評論也不是零零落落的。特別對於小說的題材、表現手法

及反思等批評的部分，依然出現在澳門文學的歷史河流裏。這樣的研究視角，無疑是讓讀者更容

易掌握文本的中心思想，以及作者的個人風格及特色。

可是，人物和情節是小說的靈魂所在。倘若只是略為提及，而缺乏深刻的討論，這對於小說

的研究，是難以有新的突破的。因此，筆者認為以微觀視角為討論的小說研究，仍是不足夠的。

小說文本的研究不足，也反映了文學評論的不足。從筆者的整理之下，研究作品看似不少，

然而具有理論性或系統性的討論仍是欠缺。例如，以討論作者的寫作動機，乃至與社會的關連性

方面的研究，筆者認為還有待加強。

寂然曾以小說家的角度去看澳門的小說發展，他期許澳門的小說，可以“發揮其應有的力

量，讓此間的群眾能被本地小說感動，並且對澳門文學改觀，扭轉現時澳門小說平靜如水的局

面，進而開拓文學市場，擴大澳門小說對外的影響”。 3  筆者認同寂然的看法，作者和讀者也需

要有書寫和閱讀小說的訓練，然而評論者也應具備這樣的能力，因為細膩的文本解析，是影響文

學評論素質的首要條件。

正如香港作家何紫在〈從“澳門文學”談起〉中指出，若要讓澳門文學推上另一座高峯，首

先應該要發展“硏究評論”，給予“從事文學的人及作品應有的文學地位”。他也相信“澳門文

學”要“人們給它做分析、硏究、做定論，然後是產生各種重視的行動，各種獎勵計劃，乃至吸

引更多人為文學獻身”。 4

1 	湯梅笑︰《澳門敍事》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2004年，第83頁。

2 	何香萍：《澳門青春題材小說探究──從魯茂、林中英到寂然的小說創作》，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02年。

3 	鄒家禮：〈澳門小説的未來──一個小說作者的觀察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上冊，澳門︰澳門基

金會，1998年，第186頁。

4  何紫：〈從“澳門文學”談起〉，《澳門文學論集》，澳門︰澳門文化學會，1988年，第101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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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文永在評論廖子馨的《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》時，認為其不足之處恰巧在於“反思方

面”，並指出研究者沒有把女性如何在澳門這獨特的社會環境裏，確立自己的“人生觀”及“價

値觀”表現出來，以及在文學創作方面“所表現的是甚麼樣的人生態度，她們的視野期待、文化

心理、審美風格”等，強調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視角，都應該“從澳門特殊的文化背景去深入的

思考，才能找到澳門現代女性文學的風格和特色，才能更好地確立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在澳門文學

的家族中的獨特風采”。 1  

其實，澳門的小說研究，乃至澳門的文學研究，也是應該朝着這些研究方向邁進。同時，正

如韓牧在1980年代所提出的“建立文學形象”的口號，若作者及研究者不強調澳門文學的區域

性，又何以建構屬於我們的澳門文學？而讀者又應如何接受？當地又應如何普及文學的教育？這

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

[特約編輯　張堂錡；責任編輯　陳超敏]

1 	莊文永：〈開拓研究澳門女性文學的疆域〉，李觀鼎編︰《澳門文學評論選》下冊，澳門︰澳門基金會，1998
年，第298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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